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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勿勿忘忘““九九一一八八”” 新华每日电讯

金秋 9 月，辽东枫林初染红。
67 岁的吴振海来到村头的桓仁县抗联烈

士陵园，坐在台阶上，一字一顿唱起来：“我们是

东北抗日联合军，创造出联合的第一路军，乒
乓的冲锋杀敌缴械声，那就是革命胜利的铁
证……”

这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吴
振海的父亲吴文全曾是抗联战士，父亲教他
学唱这支歌，“让我把抗联精神传下去！”

山谷间歌声回荡。穿过这昂扬的军歌，仿
佛又回到那炮火连天的抗联岁月，看到那些
英雄的面庞。

炽烈的烽火

9 月 1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
会议表决通过国歌法。这首诞生于抗日烽火、
取材于东北抗战的《义勇军进行曲》，自此有
了专门法律的保护。

88 岁的抗战老兵王臣远听到这个消息，
不顾年迈多病，坚持穿上挂满奖章的军服，吟
唱起这首战歌。老人拉着记者的手说：要告诉
子孙后代，一定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1931 年 9 月 18 日。这是刻在中华民族
心口上的一道伤疤。当晚，日军炸毁沈阳柳条
湖附近南满铁路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遂
炮轰东北军北大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
八事变”。次日，日军占领沈阳，很快东北三省
沦陷。

9 月 19 日，中共满洲省委即发表《为日
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呼吁社会各
界民众以武装手段驱逐日本侵略者，并相继
派出一大批党员骨干深入东北，领导民众武
装抗日。

中国近现代史料学会副会长王建学说，
事变当夜东北军 620 团团长王铁汉顶住“不
抵抗”命令，下令开枪还击，打响了抗战第一
枪。随后，东北军旧部和爱国民众自发组成义
勇军，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前身。

从那时起，多少东北儿女，毁家纾难，以
血肉之躯筑起了新的长城。田汉、聂耳受此感
染，联袂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迅即传遍大
江南北，成为最著名的抗战救亡歌曲。

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毅然担负起东北
抗战的领导重任，迅速组织抗日游击队，整
合各路义勇军，进而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
军”。

抗战胜利前夕，王臣远曾作为一个“小
鬼”，参与东北抗联对日作战的千山一战。提
起当年用过的一杆枪，老人念念不忘，眼神里
露出光彩，这一瞬间，仿佛当年那个杀敌报国
的少年又回来了。

不屈的脊梁

在吉林省通化市浑江东岸的山冈上，长
眠着东北抗联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杨靖宇
的英灵。92 岁的老红军徐振明是他的守陵
人。

“扫墓、栽花、种树、什么都干。”退休
前，徐振明把儿子徐永军叫到跟前，一定要
当年只有 18 岁的儿子“承接父业”：继续守
护陵园。如今，徐永军已在此工作 37 个春

秋。
杨靖宇是万千抗联将士的杰出代表。

1932 年，杨靖宇受党中央指派来到东北组织
抗日联军，历任抗联总指挥、政委等职，与日
寇血战于白山黑水之间，在冰天雪地、弹尽粮
绝的情况下，孤身一人与日寇周旋战斗几昼
夜后壮烈牺牲。

“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在赵尚
志的故乡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县的尚志乡，提
起他的英雄事迹，乡亲们感到无比自豪：“他
是我们这个村子的荣耀。他是一个真正的英
雄。”

“争自由，誓抗战。效马援，裹尸还。看拼
斗疆场，军威赫显……”今天，当赵尚志的侄
女赵淑红吟诵赵尚志当年写下的《黑水白山·
调寄满江红》里的词句时，仍感到豪气冲云
天。

赵淑红在赵尚志纪念馆做讲解员近 20
年。女儿刚刚懂事时，就学着她的样子在小朋
友面前念叨：“赵尚志出生于辽宁朝阳，是著
名的抗日将领……”

“从 1936 年统一建制起到抗战胜利，东
北抗联牺牲军级以上将领 33 人。”辽宁社会
科学院研究员张洁说，东北抗联是中国共产
党创建最早、坚持抗战时间最长、条件最为艰
苦的一支人民抗日军队，他们是当之无愧的
民族脊梁。

永恒的精神

12 岁那年，李敏加入东北抗日联军第六
军，先后当过战士、炊事员。在日军封锁之下，
抗联战士的生存环境异常艰苦。“战士们只有
前线，没有后方。”李敏说，“难啊，饿死冻死的
太多了！我们这些能活下来的，是幸运的极少
数人。”

老人的家里，挂满了抗联各支部队、主要
将士的事迹宣传画，几间不大的房间俨然是
一个小型抗联博物馆。李敏还踏遍老林深山，

寻访昔日战友牺牲地，尽可能为他们立碑。

“那么多同志都牺牲了，很多都是 20 岁左右
的年轻人。如果不给他们立碑，谁也不知道几
十年前还有这样一群人，为了民族解放甘洒
热血。”

在辽宁省本溪县的东北抗联史诗陈列馆
里，珍藏着抗联的大量历史资料和留下来的
实物。研究部主任周浩说，每年这里接待近
30 万观众，人们吃抗联煎饼、重走抗联路，体
会当年的艰辛。

读史明智，鉴往知来。
从东北抗联身上，人们清晰地看到中国

共产党人的民族大义和责任担当，一颗为国
为民的初心。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抗
联精神将激励着各族人民，汇聚起众志成城
的磅礴力量，向着美好未来继续前进！

(记者徐扬、孙仁斌、赵洪南)
新华社沈阳 9 月 18 日电

顶住“不抵抗”命令，打响抗战第一枪
“九一八”事变爆发 86 周年之际，致敬不屈的抗战先烈

▲ 9 月 18 日拍摄的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现场。

当日是“九一八”事变 86 周年纪念日。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
八”历史博物馆残历碑广场举行。 新华社记者潘昱龙摄

新华社东京 9 月 18 日电(记者王可佳、邓
敏)日本市民团体 18 日在东京举行反战集会，
在“九一八”事变 86周年纪念之际，呼吁政府正
视曾经的加害责任和侵略历史，防止战争悲剧
再度重演。

当日，有数十名集会者来到日本国会正
门，手举“让 9·18 不再重演”“不要再次重复相
同的错误”等标语进行抗议。活动主办者“日
中战争 80 年市民论坛”成员植村青儿表示，
日本人所记得的都是与美军交战的时间节

点，比如 8 月 6 日的广岛核爆、8 月 9 日的
长崎核爆等。而“七七卢沟桥事变”“九一八”

事变等却不被铭记。日本人不记得这些日
子的同时也忘记了日本曾犯下何种侵略行
径，对他人造成了何种伤害，而这是不能被
原谅的。

植村青儿还认为，首相安倍晋三在战败
70周年之际的谈话中虽提到了“侵略”字眼，
但却是一副谈及已经过去之事的口吻。“由此
可见，日本是一个可能再次重复过去错误的

国家。安倍在我们眼里就是一个正在重演错
误的人。”

从神奈川县前来参加集会的高梨(音)
告诉记者，自己在神奈川一直在进行市民运
动，呼吁不要忘记“九一八”这一天。“我们日
本人现在并没有完全对加害历史负责，这也
是令这个国家的政治产生失控的根源。安倍
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历史，特别是加害的历
史。”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蓄意在中国东

北制造借口发起战争。这一天也被称作“九一
八”事变，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开
端。

2015 年 8 月，安倍发表谈话，仅以回顾
历届内阁历史认识立场的方式间接提及“反
省”“道歉”，并宣称战后出生的日本人不应背
负“谢罪的宿命”。这份回避直接道歉、态度暧
昧的战后 70 周年谈话被视为是较“村山谈
话”“河野谈话”等的历史倒退，一发表便遭到
日本社会各界强烈批判。

日本有识之士呼吁反思加害历史

 9 月 18 日，河北省河
间市第二中学学生在冀中革
命烈士纪念碑前献花。

当日是“九一八”事变
86 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纷
纷举行纪念活动，提醒人们
勿忘国耻。

新华社记者朱旭东摄

勿忘国耻

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
馆展柜内，一把透着凛冽寒光的军刀静
静地陈列着，它见证了当年那段惨绝人
寰的历史。

两年前，七三一部队原队员大川福
松坐在轮椅上，双手捧着一把血迹斑驳
的军刀交到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
陈列馆馆长金成民手里。

这不是一把普通的日本军刀。70 多
年前，因为在七三一部队进行活体解剖
的突出表现，日本细菌战元凶、七三一部
队部队长石井四郎将自己的佩刀作为嘉
奖，赠送给大川福松。

“我先后见了大川福松好几次，用了
十年时间。”2008 年，金成民去日本向七
三一部队原队员取证。反复交流后，大川
福松终于在餐桌上打开了话匣子：“你们
来一趟也不容易，我知道你们想了解七三
一的事”。就这样，他把当年被石井四郎要
求“带进坟墓的秘密”，讲给了一个中国
人。

1941 年 8 月，正在早稻田大学攻读
细菌学的大川福松被召集进入日本陆
军，随后调入七三一部队担任军医。这是
一支打着“防疫给水”之名，实则从事活
体解剖、细菌战的恶魔部队。

入伍时，大川福松尚不知这支部队
是干什么的，到达七三一部队后也曾一
度拒绝执行人体解剖命令。“开始的时候
不做不给饭吃，因为这是命令，渐渐地人
就变了。从一天做一两个，到后来一天做
五个，不这样就完不成任务。”

“在哭泣不止的孩子面前解剖慰安
妇的尸体，把人放在冰天雪地里冻伤，再
拿到实验室做实验，在七三一部队解剖
的‘马路大’已经数不清了，几乎全部时间
都在解剖室工作……”

“马路大”是被实验材料的意思，日
语翻译过来就是“剥了皮的木头”。被军
国主义毒害的大川福松逐渐变得麻木，
在他的刀下，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都
成了“马路大”。在七三一部队 ，至少
3000 人体实验受害者惨遭屠戮。

后来，金成民与大川福松交往增多，
多次到大川福松家中取证。在一次交谈中，大川福松说，他
还有一把军刀，曾经是石井四郎的佩刀，由石井四郎亲赠。

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文物征集线索。但金成民只被允
许远远地看了一下这把军刀，并且不允许拍照。

随后的两次见面中，金成民争取到了对这把军刀拍照
摄像的权限。2015 年冬，金成民再次赴日开展跨国取证。在
日本友人前期沟通下，大川福松决定把这把刀赠予侵华日
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作为历史见证，并与金成民签
署了《收据兼誓约书》。(记者邹大鹏、王建、杨思琪)

据新华社哈尔滨 9 月 18 日电

新华社哈尔滨 9 月 18 日电(记者杨思琪、王建)想起陶
瓷，人们常联想到优雅精致；谈及热气球，更是浪漫温馨的
象征。而在 70 多年前，这些常用来观赏、使用的器物，却被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用来制作细菌炸弹，成为凶狠残暴
与泯灭人性的代名词。

在位于哈尔滨市平房区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
陈列馆，一个个陶瓷炸弹犹如等待受罚的罪犯静默站立，旁
边一支高约 3 米、直径约 2 米的白色热气球被固定在低地
板上，早已失去了飘扬的能力——— 它们都曾是侵华期间日
军用来施放细菌战剂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据馆内工作人员介绍，细菌战剂是指用来杀伤人员、牲
畜和毁坏农作物的致病性微生物及其毒素。作为实施细菌
战的大本营，从 1937 年到 1942 年，七三一部队生产陶瓷细
菌炸弹产量约 2000 枚，鼠疫跳蚤每三四个月就可以培育出
45 公斤。为什么用陶瓷制炸弹？金属制的炮弹在爆裂时需
用大量火药，很高的热度会使细菌死亡。薄且轻质的陶瓷，
盛放炭疽菌、气性坏疽菌、破伤风菌和带鼠疫菌跳蚤等，仅
需使用导爆索或很少量的炸药就可以引爆，内装的细菌溶
液就会飘散到空气里，因此陶瓷成为炸弹壳的首选。

这些陶瓷炸弹被命名为“石井陶弹”。“石井”，正是七三
一部队的头目、细菌战的元凶石井四郎，从日本京都帝国大
学医学部毕业的他一手策划并实施了“以低成本武器获取
胜利”的细菌战。

据统计，每架飞机可携带数十个土陶细菌弹，每个装有
5000 只鼠疫跳蚤。经过实验，在爆炸点下吃草的牲畜，仅在
1 到 2 个小时内，马死亡 70% ，羊死亡 90% 。

为了在更大范围内将细菌扩散，二战后期，日本还曾制
作很多气球炸弹。与七三一部队关系密切的南京荣字第一
六四四部队，曾进行装载在气球上的“鼠疫跳蚤”研究，其中
一名队员石田甚太郎曾证实，气球炸弹实际上不是“炸弹”，

而是一种作为传播细菌武器的手段而开发出来的气球。

除了陶瓷和气球，七三一部队制作细菌武器的材料包
括传单、糖果、棉絮、粮食、自来水笔和手杖式喷射器等。在
染上细菌之后，通过派遣特务、别动队等到对方地区进行布
撒，以达到破坏、袭扰的目的。

利用这些细菌武器，七三一部队及其他细菌战部队曾
在内蒙古、吉林、山东、江西、江苏、浙江、湖南、云南等地实
施了大规模细菌战。溃散不愈的伤口、残缺不全的肢体……
至今，仍有相当数量的感染者饱受痛苦折磨，在臭气熏天和
疼痛如割中备受煎熬。

“在日本投降前夕，七三一部队被迫将其他细菌武器和
细菌战剂炸毁，否则这么大量的细菌投撒一旦实施，足以毁
灭人类几次。”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
民认为，这些罪证足见日本军国主义的残忍和野心，警示当
代人思考科学与战争、医学与伦理，不忘历史，珍爱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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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致的陶瓷浪漫的气球

七三一部队曾当杀人武器

▲这是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
证陈列馆展出的军刀（8 月 14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杨思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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